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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把它放
在一系列国际公约和国际理念下实施保护，
显得尤为重要。从保护、管理等层面分析，引
进更多的国际经验、理念和力量势在必行。

首次国际合作的基础是中意两国政府
间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考虑到意大利
文物保护起步早、基础好、分工精细、人才众
多，石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世界领先，我们
萌生了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合作的
想法。”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2007
年，合作的想法得到中意两国有关部门的支
持立项。

这次合作主要以采购技术设备、人员培
训为主，意大利政府支援中国文化遗产
2000万元人民币，低息贷款筹建“重庆大足
石质文物保护中心”。期间，意专家多次赴
大足石刻考察调研，就各项事宜展开探讨。

“在与意方的交流与合作中，大足石刻
的保护体系不断完善，保护理念不断升华，
保护修复水平不断提升，丰富了我们保护文
化遗产的国际经验。”黎方银说，这次合作也
为实现大足石刻的长远保护与研究奠定了
良好基础。

舒成岩摩崖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中
敖镇，开凿于南宋绍兴年间，是重庆大足石
刻考古遗址内珍贵的道教石刻，2019年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意大
利威尼托文化遗产集群签署合作协议，利用
意大利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合作修复大足
石刻考古遗址内的舒成岩摩崖造像，该项目
也是意大利与中国第一次在石质文物保护
修复领域展开实质性技术合作。双方专家
共同应用先进技术，多学科联合开展舒成岩
摩崖造像的历史溯源分析、无损及微损性取
样分析、修复、后续保护和维修等工作。预
计各项工作将于2022年底收尾。

今年 3月，大足石刻研究院与复旦大
学、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三方开展的合
作，则是从全面提升大足石刻保护基础与理
论研究水平入手，推进石窟寺科技保护及预
防性保护工作。中日将以“峰山寺摩崖造
像”为具体研究对象，展开包括环境监测、保
存状况评价相关现场调查与室内实验、风化
病害机理研究、修复保护材料研究、实验室
建设、人才培养与交流、国际学术会议等合
作，第一阶段合作计划为五年。

“大足石刻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是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
台和纽带，大家既有保护它的义务，也有分
享它的权利。”在亲历了多项国际合作之后，
黎方银认为，文化遗产是国际交流、文明互
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把保护大足石刻放在
全球化角度审视，很多思考会豁然开朗。

大足石刻始建于初唐，历经晚唐、五
代，兴盛于两宋，代表了公元9—13世
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对中国石
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具有
前期各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
学和鉴赏价值。

近千年来，大足石刻因南方湿润气
候、风化的影响，受到不同程度的损
坏。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保护机构
的设计，大足石刻逐步走上全面系统、
科学保护的历程。从1952年西南文教
部拨专款修建大足北山佛湾保护长廊
至今，70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
步，大足石刻已基本形成了从文物本体
保护、彩绘修复、危岩加固、水害治理到
三维数字化、监测系统建设的全方位保
护格局。

文物保护让大足石刻“活”了起来，
在今天大家依然能欣赏到这些完整而精
美的石刻造像。伫立在他们面前，看到
的是无数人对他们的倾心付出；注视着
他们的面庞，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自
信的力量。这就是前人留给子孙后代的
遗产，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文明。

让石刻 起来
攻克文保难题

开凿于南宋的千手观音，位于宝顶山大
佛湾南崖，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
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也是大足
石刻中最出名的一尊造像。主像的左右两侧
和头顶上方，呈放射状，似孔雀开屏般地浮雕
着一支支似乎是难以数计的“金”手，且每只
手掌心中有一只眼睛，手中大多持有法器。

然而，在与当地高温、高湿、酸雨的自然
环境“抗争”近千年来，千手观音和其他的大
足石刻一样“疾病缠身”，所贴的金箔或开裂、
或卷曲、或剥落，彩绘的部分或起甲、或粉化、
或污染，让这尊造像显得黯淡无光，很难想象
昔日有多么金碧辉煌。2007年，千手观音一
根手指掉落，引起国家文物局的极大关注。

保护刻不容缓，国家文物局于 2008年
正式启动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并
将工程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千手观音造像因病害极其复杂，保护
难度极大，且国内外无成功案例借鉴，需要
多学科合作攻关。它既是一项抢救性的文
物保护工程，更是一项重要的保护科研项
目。”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
卉丽，作为当时的石质修复组组长，全程参
与了项目的修复工作。

正因如此，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工程由
我国顶级的专业机构——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牵头组成项目组，联合敦煌研究院、中
国地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建筑
工程学院、河海大学、大足石刻研究院等10
多个机构，共同合作开展相关工作。在前期
勘察研究阶段，工作人员开展完成了 3D信
息留存、地质勘察、病害调查、病害机理研
究、微环境监测、工艺研究、修复材料筛选、
修复试验等 12个支项目。项目虽然繁复，
但在修复专家的眼中，却不是最艰难的。

2014年底，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此
时石质修复组组长陈卉丽，却被修复中的一
只手难住了。

这是主尊右边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残
缺，现存手掌及掌中红布帕为后人用水泥补
塑，是一只“假手”。为了找到复原依据，陈卉
丽和两位同事实地考察全国30多座石窟的
观音像，翻阅大量佛教经典，但都一无所获。

为了这只手，工程项目组专门开了一次
专家会。陈卉丽在会上提出一个大胆设想：
依据千手观音造像对称原则，按照另一侧对
应手的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
只可拆卸的“新手”。这样，在尊重文物真实
性的前提下，实现了文物完整性和艺术性，
既不会损害文物本体，也为未来的修复留下
空间。这个方案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认可。

对一只手的执念，是千手观音修复中的
一个缩影。对于千手观音这种大型不可移
动石质文物，国内没有可资借鉴的修复案
例。修复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及时研究，随
时调整方案。比如，揭取旧金箔回贴操作
时，发现旧金箔不稳定，改成贴新金箔。整
个造像修复，共使用了100多万张金箔。

2015年 6月，历时近 8年的千手观音造
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正式竣工，开创了中国大
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成为中国文物
保护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800多岁的千手观音如涅槃重生，“金
光再现”。看到这一刻，陈卉丽说，所有的付
出都值了。

“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是石质文物保
护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实践，它向公众展示了
中国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信心和决心，向世
界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遗产的尊重
与敬仰！”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

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由于长期
暴露在高温高湿、降雨丰沛环境条件
下，在水、干湿变化、温差变化、大气污
染、人类活动等因素作用下，存在多种
病害。其中，水害问题尤为严重。

位于大佛湾的“卧佛”便是如此。
这尊卧佛是宝顶山石窟中的精品，造像
开凿于南宋，全长 31米，双脚隐没于岩
体之中。佛前躬身肃立的弟子像，也如
从地涌出般，仅露上身。这种“意到笔
伏，画外有画”的表现形式，以有限的画
面，表现出无限的艺术形象，是中国山
水画于有限中见无限这一传统美学思
想的成功运用。

“在历史上，这尊‘卧佛’最大的问
题是受到渗水浸蚀的严重影响。”黎方
银说，渗水病害是石窟保存的天敌，大
量病害因水而起。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
文物保护专家黄克忠先生便一直关注
宝顶山石刻“卧佛”的治水问题。但治
了几十年，各种“药方”都用了，效果却
并不明显。

就在几年前，通过监测发现，一小
时的降雨量达到50毫升，卧佛表面就会
出现明显的挂流面，雨水进入岩体裂
隙，通过缝隙渗入石像内部，久而久之，
使得岩体加剧垮塌、风化。卧佛水害治
理刻不容缓。

2015年，经过前期深入研究，大规
模、系统性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一期
治水工程正式实施。这项工程是在近

半个世纪治理工程的基础上，以完整系
统思路开启的研究性项目。

“在这个工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是
帷幕灌浆、地表防渗、开凿水平泄水孔
等‘疏导’与‘防堵’并举的综合性工程
措施。”陈卉丽说，工程采用了很多新技
术和新措施，特别是在专家团队的指导
下，采用了信息化施工方式，通过一边
施工，一边研究，一边改进措施，让治水
工作得以科学推进。

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工程完成了
134米长的主体帷幕灌浆，使卧佛后部
形成了连续的阻水帷幕。这一年，黄克
忠已年届八十。为了啃下“卧佛”治水
这块“硬骨头”，他硬是不顾自己年事已
高，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12次从北京
到大足，现场指导这项工作的开展。

在工程快结束时，治水的效果还没
有完全显现出来，黄克忠心急如焚。好
在工程全部完工后，治水效果终于显
现，解决了“卧佛”治水几十年的老大难
问题。

几十年来，像黄克忠这样坚持不懈
为治水奔走的石刻保护工作者有很多，
在治水这项工作中，也看到了文物工作
者的坚守和初心。

2019年，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
害治理二期工程正式启动，将用 4年左
右的时间，对大佛湾南北崖区域的水害
进行综合治理。

治水工作还在继续，感动也将
延续。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足石刻的保
护从未间断，保护项目一个接一个。仅
近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便开展了24项
保护工程。

“在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抢救性
保护，这是因为由于过去历史欠账太多，
很多造像都面临安全性威胁。”黎方银
说，但随着安全性威胁逐渐减少，特别是
在保护中大家逐步认识到，对文物的预
防性保护更加重要。

从某种意义说，造成了安全性威胁、
需要开展抢救性保护的文物，除自然原
因外，大多是因为日常保护不足，对他的
预防性保护不够。现在的保护工作已从
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
重的方向发展。

要做好预防性保护，就必须开展好
遗产监测预警。为此，在国家文物局的
支持下，大足石刻研究院采用现代信息
技术和监测技术，在2017年建成了可视
化的“大足石刻监测预警中心”。这个中
心的监测指标包括了岩体稳定性、大气环
境、水质量、观众流量，以及行政安排、财
务安排等16个大类、70多个具体指标。

“这等于是把大足石刻放在了重症
监护室，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对症
下药，进行预防性保护。”黎方银说，依靠
科技建立起的监测预警系统，为大足石
刻的科学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 5月，工作人员通过监测预警

系统，发现大足北山石刻 177号泗州大
圣龛崖壁出现渗水的情况，随后便组织
专业修复人员对崖壁裂隙进行封堵、接
漏处理，及时地将渗水问题进行了处理。

监测预警技术在大足石刻保护中得
到普遍运用。宝顶山圆觉洞顶板稳定性
问题由来已久，数十年来尚未探明其稳
定性状况及编制出可行的加固技术方
案。为实施其抢救性保护工程，2019年
大足石刻研究院对圆觉洞实施了监测。
监测内容主要包括窟内微环境监测、顶
板稳定性监测和围岩稳定性监测等。该
项监测工作，对探明圆觉洞围岩变形情
况及顶板稳定性情况，以及制订加固方
案提供科学依据。

“在现代文物保护中，我们更加强调
科技保护，也就是要更多地依靠科技的力
量，来解决保护中的难点、痛点。”黎方银
说，在现代遗产保护理念中，要更强调文
化遗产的全信息保护。也就是说，保护对
象已不仅仅是文物本体，而是包括了赋存
文物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保护理念的转变。

“将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我们
最终的目的是要传承、要弘扬。”黎方银
说，每当看到观众对那些崖壁上的造像
露出欣赏的目光，看到观众站在石刻前
发出会心地一笑，就感到自己的工作很
有意义，也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动力。

数代人接力治水害

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石质文物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中意合作护航文物保护

活活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投用。

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现场。

大足石刻宝顶山小佛湾，修复专家对正在对
摩崖造像进行清洁。

17省市文保人员学习大足石刻保护经验。

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大足石刻文物医院，，文物医生彭柳升正在文物医生彭柳升正在
修复出土文物修复出土文物。。


